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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内蒙古自治区成立
75周年、乌兰牧骑成立65周年，
习近平总书记给苏尼特右旗乌
兰牧骑回信5周年。鲍尔吉·原野
的长篇小说《乌兰牧骑的孩子》
出版后引发读者关注与赞誉。本
版邀请四位评论家和诗人对这
部作品深入解析，以此对祖国亮
丽北疆致以深情祝福。

——编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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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心的花朵绽放在草原
□宋晓杰

《乌兰牧骑的孩子》是鲍尔吉·原野写的第一部儿
童文学，却写得如此精彩。因为鲍尔吉·原野自己也是
一个孩子，虽然年逾60岁，但始终是保持一颗火热的童
心，忠实于自己的民族，热爱本民族文化，他把本民族文
化的精华融会在自己的写作中，浸透在他的血液里，将
其发挥到极致，造就了这部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作品。

这部书通过几个蒙古族孩子的一段经历，非常真
实、有趣地介绍了当地民族的性格特征、思想文化、民
俗风情，赞扬了他们身上伟大的精神气质。这是一次
发自内心的最真诚的书写，也完全是鲍尔吉·原野心底
流淌出来的文字。

作者鲍尔吉·原野在后记里回忆道，写作之初，有
几个月，他每天面对白纸一个字也写不出。但有一天，
记忆中的故事“像河流一样冲过来。河流对岸是碧绿
的草原，远处有影影绰绰的黑松林和蒙古包的白顶
子，”他忽然领悟到该写什么了——写蒙古包里的事。
鲍尔吉·原野表示：“写作时，我的脑海切换到蒙古语”，
这说明作者写作需要采用少数民族语言思维，才不会
让原汁原味的少数民族文化有丝毫损失。

鲍尔吉·原野在塑造人物上充分发挥了他的语言
天才，小说中写了众多的人物，每一个人物都有个性，
活灵活现。这其中既有6位可爱的蒙古族孩子，也有
一群具有献身精神和艺术才华的乌兰牧骑队员，还有
朴实、智慧的蒙古族牧民。他们虽然各具个性，又都有
着一个共同性，这个共同性就是，在他们的身上都体现
出当地民族的“敬畏自然，注重和谐”的精神境界。虽

然表现少数民族题材的作品有很多，但我特别看重鲍
尔吉·原野的这一部小说。民族文化精神看似是遥远
不可及的抽象概念，但这部作品借助孩子的眼睛，通过
日常生活的描写，让民族精神可感可触，入脑入心，是
当代民族文学创作难得一见的精品。

小说在珍珠般闪耀的细节中让我们领会到当地民
族的性格和精神气质。小说一开始写到铁木耳和海兰
花几个孩子商量怎么一起偷偷加入大人的乌兰牧骑演
出，他们瞒着家长，最后深入沙漠，差点走不出来。我
读这段故事时，被大人们对待这些孩子的包容的态度
惊住了。他们没有责怪、呵斥，而是马上想办法帮孩子
们解脱困境——当然对于错误还是要惩罚，但大人惩
罚的重点是教育孩子必须诚实。从这里可以看到，当
地民族遵循的是一种自然亲近的伦理关系。

当地民族一直秉持着“长生天”的可持续生存模
式，长生天以“苍天”为永恒的最高神，蒙古语为“腾格
里”，这是他们如何处理人、家畜和自然构成的具有突
出生态意识的世界观。作品中有一处细节非常打动
我，铁木耳和海兰花领着几个孩子到屋外看星星，作家
以诗意的文字书写了孩子们看星星时的纯朴和天真。
铁木耳最喜欢看星星，他在大自然的环境中长大，心灵
与星空融为一体，这是人们与大自然融为一体的生动
写照。萨白这个人物很重要，他仿佛是一位睿智的民
间哲学家。虽然他是一名猎人，但是他尊重所有的动
物，他告诉孩子们：“动物们好啊，它们多好，在天上飞
的，像花朵飞来飞去；在地上跑的，像花布一样跑来跑

去。它们爱这片大地，爱大地上的河流和青草。”“每一
种鸟类昆虫都有自己的智慧，这是上天赋予它们的能
力。”萨白说：“牛羊吃草，它们把草的营养吸收之后交
还给大地，这是一个循环”，所以他们要用牛羊的粪便
作为燃料。萨白还说过：“我们族人敬仰火神，要用干
净的东西引火燃烧，比如木柴、没写字的白纸和牛粪。
这些干净的东西燃烧之后产生纯真的热量，传到人的
皮肤上温暖，让人得到能量。”

游牧文明的世界观是一种辩证的、综合的、发展的
世界观，更强调遵循自然的法则办事。乌兰牧骑队员
桑布和孩子们遭遇狼群围困的危险，他带领孩子凭着
机智终于从危机中解除了，但解除后大人们并没有教
导孩子们仇恨狼，而是告诉孩子们狼为什么会围困他
们，这是因为狼要保护自己的孩子。“世上的动物都爱
惜自己的孩子，为了自己的孩子，它们能献出自己的生
命。”所以，爸爸宁布说“在心里感谢那一群狼放过了我
的孩子。”大草原上有爱有恨，有欢乐也有痛苦，但孩子
们从小就懂得对一切事物都要抱有敬畏心，任何事情
都有它的两面性，万物皆可珍惜。

5个孩子跟随乌兰牧骑的父母们来到白银花草
原，爱上了这里，依依难舍。我读这部小说时也不禁爱
上了白银花草原，我或许不会像孩子们那样雀跃地留
在那里，因为我的身体可能适应不了牧区生活，但我会
因此更加敬佩鲍尔吉·原野倾情书写的崇尚自然、真诚
豪迈的乌兰牧骑的孩子们。

（作者系沈阳师范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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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兰牧骑的孩子》以5个草原少年的
冒险经历为主线，展现了草原文艺轻骑兵
乌兰牧骑到牧区演出，融入当地生活的故
事。这固然是上世纪60年代边地风光的
一个剪影，但绝非简单的重现。这部作品
开拓了儿童文学疆域，让自然与文明为孩
子们补上了生态伦理宝贵的一课。

这是一次对沙漠、草原和牧区的探
访，情节按照出走、险境、挫折、领悟和归
来等经典母题渐次展开，但这样的解读不
足以穷尽这部长篇小说的奥妙所在，甚至
可能并未触及作品的创造性。铁木耳等5
个孩子是城镇里一到四年级的学生，他们
已经开始受到学校教育，有了文化的熏
陶，却为一则神话所吸引：“森林里有松
树、栎树，还有白桦树。但是神鸟住在一
棵红珊瑚树上……它的名字叫乌音嘎，意
思是好听的旋律。这只神鸟唱起歌来，天
上的喜鹊和地上的松鼠跟着翩翩起舞，其
他不会跳舞的动物原地转圈，你们听了也
会转圈。这还不算，乌音嘎冬天唱歌，松
树上的雪团会滴答滴答化成水，因为雪
团听到歌声浑身热得受不了。”这可以视
为大自然和牧野的召唤，为神鸟传说所

牵引，他们不惜对大人撒谎，开始了涉险找寻之旅。某种意
义上，他们是都市文明向大自然派遣的少年使者。是的，这
是一段非凡的旅程，走进沙漠深处的3个孩子很快就尝到了
它的苦涩和艰巨，甚至挣扎在生死边缘。在大人的启迪和引
导下，他们开始了解大自然的习性，学会求生的本领，孩子们
在磨难和考验中体会了诚信和耐心的重要性。

小说隐匿“认知”的枢纽，以孩童第一次触摸到、聆听到、
嗅闻到、感觉到的方式呈现有灵性的花草树木和飞禽走兽，仿
佛造物主的初次命名一样，充满了神秘的陌生感，诗意奔流，
想象飞扬，作品中精妙绝伦的唯美抒发俯拾皆是，不胜枚举。
作者不断发掘游牧文明的生态智慧，加上个性化的现代思考，
构筑了一套新的生态伦理秩序，不啻是一种文学创举：让生生
不息的文明尊重人的天性，让富饶美丽的草原洋溢着善意。

“自然是一座神殿”，也是一本受用不尽的百科全书。
其实，孩子们在城镇里也有玩耍的方式，那时他们常以

追捕昆虫取乐，“铁木耳每个手指之间都夹着蜻蜓或蚂蚱的
翅膀，他把这些昆虫扔到天上，但有些昆虫不会飞了。”孩子
们融入草原之后，他们变得珍爱生命了，变得乐于助人了。
他们教牧民识字，付出剪羊毛的劳动为花兰奶奶买药，以欢
声笑语的陪伴治愈了她。文明的使者归来时成了自然之
子，良性的“主体间性”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友爱、良善、和
平是小说搭建的生态伦理世界的支撑点。

或许是因为孩童的天性，经过磨炼，他们很快就与自然
和牧人建立起了友好的关系。在捡牛粪、运青草、去夏营
地、学骑马等一系列活动中，孩子们得以亲近自然、赞美自
然、融入自然，懂得了虔心探索自然精微，尊重和敬畏自然
万物固有意志的道理。自然是多么的生机盎然、缤纷多彩
啊！老虎的高贵、狼群的默契、骏马的勇敢、小河的恬静、
山洪的暴虐、晨露的泪花、星星的梦语、风儿的轻抚、喜鹊
的嬉戏和善解人意，乃至于每一株草、每一粒沙的喃喃细
语，自然万物相互依存，周而复始，浩瀚无边。

小说并没有以牺牲现实主义品格为代价，去幻想一个世
外桃源。铁木耳在夏营地发现了碉堡遗迹，这是日本侵略者留
下的工事，里面堆满了枪炮火药，就像恶魔的深渊般大嘴。孩
子们以沉着的意志，承接了他们父辈身上的勇敢和果敢，他们
自觉以英雄为榜样，留下了这个假期经历中浓墨重彩的一笔。

那么，作为出发缘由的乌音嘎神鸟，孩子们最后找到了
吗？直到结尾，神鸟都没有现身，但读者分明体会到神鸟无
处不在：能歌善舞、传递“中央的声音”、为牧民排忧解难的
乌兰牧骑，淳朴而深沉如海的牧人，翩翩起舞的黑嘴松鸡和
相伴左右的喜鹊万纳，甚至是羽翼渐丰、为传承乌兰牧骑做
准备的孩子们自己。乌音嘎神鸟是笼罩在一切之上的美好、
善意和祝福。

优秀的儿童文学是什么样的呢？
我有一个近乎偏执的判定标准：它深受儿童喜爱，又能争

夺成年读者的眼球。也就是说，假如儿童文学作者在“无心插
柳柳成荫”的状态下，俘获了成年读者的“芳心”，其作品必定
是不同凡响的。让儿童文学征服成年读者，似乎有些牵强，其
实不然。重置成年人初心，抚慰他们创伤的心灵，纠偏他们远
去的航向，恰恰是卓越的儿童文学擅长做的事情。《乌兰牧骑
的孩子》正是一部儿童和大人可以共同赏读的精品佳作。

（作者系内蒙古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近年来，加盟儿童文学的成人文学作家多了起来，当这
些作家进入儿童文学领域时，无论是体裁、题材，还是主题、
艺术风格，此前的文学积累都会或多或少地带到他们的儿
童文学创作中，比如杨志军的动物小说、叶广芩的老北京小
说、裘山山的藏区小说，等等。鲍尔吉·原野的儿童长篇小
说，同样与作家此前的文学有着非常明显的延续性和相当
高的审美相似度。

鲍尔吉·原野是成就很高的蒙古族作家，他的大量作品
都以蒙古高原风情为创作题材。《乌兰牧骑的孩子》这部长
篇小说也可以看作是儿童文学中的“边地写作”，作品以20
世纪60年代内蒙古乌兰牧骑生活为背景，描写了几位少年
去往牧区的经历。这几年，儿童文学中的边地写作渐成气
候，在传统儿童文学的城乡两极写作上大大地拓展了写作
半径与题材空间，给儿童文学带来了无穷的活力。而且，不
仅仅是题材上的拓展，更有文化观念上的变革。边地写作
告诉孩子们，中国是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国家，在自
然地理上，从北方的林海雪原到南方的热带丛林，从东部的
蔚蓝海洋到西部的崇山峻岭，每一寸土地不仅仅有着不同
的自然风光、葳蕤繁茂的植被森林、鸢飞鱼跃的动物世界，
更有生活在这些不同地域的、创造了丰富多样的灿烂文明
的、勤劳勇敢的各族人民。对孩子们来说，我们不仅要了解
世界，了解现代化，同时也要了解历史，了解行进在现代化
征途上、为美好生活辛勤劳作的人们。不仅要学习现代科
技，知道二次元、元宇宙，也要知道那些未被揭秘的奇异，头
顶的星空和人们心中的神灵。这不仅仅是知识，更是文化，
是我们应该守护的文化的多样性，是我们文学应该与孩子们一起经营的健康的、
多样性的、可持续发展的文化生态。所以，儿童文学中的边地写作不是一味地展
示陌生的世界，更不是去猎奇，而是让孩子们知道这个世界上还有别样的生活方
式，还有那些值得我们思考的对自然、对世界、对生命的不一样的理解。

对小读者们来说，翻开《乌兰牧骑的孩子》，就走进了大草原，这儿不仅有我
们常见的风吹草低见牛羊的景象，更有牧民们的生活方式，这儿的人们举手便是
舞，开口便能歌，只要想听，随时都会带来神奇的故事和先民的史诗。这儿的一
草一木都是有生命的，赛罕汗乌拉山住着神鸟乌音嘎，桑布的马能召来同伴吓退
狼群，金桃会与一只喜鹊交上朋友……真的可以请小说中的民间艺人哈日衣罕、
白银花村村长仁钦、猎人萨白、画家桑布来给我们上一堂文化课。猎人萨白说，
小孩子不能碰枪碰刀，这是规矩，用蒙古语说就是“幺司”，小孩子应该多碰和平
的东西。说得多好啊！如果不是浸透了蒙古文化，如何能写得这么真实入骨？
如果没有现代性的文化与生态理念，没有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初心，又
如何能将这些可贵的思想焕发出智慧的光芒？

鲍尔吉·原野是以散文见长的，夸张一点说，散文已经成为他观察世界、读解
生活的方式，成为他的文学话语方式。他的创作里小说散文化的现象，对他来说
就是自然而然的。《乌兰牧骑的孩子》可以说是小说，它有完整的叙述，有起伏变
化、节点不同的故事单元，有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从开头到结尾，形成了圆满自
足的闭环叙事。但也可以说它是一篇大散文，是几个蒙古小朋友的假日奇遇。
孩子们从汗乌拉镇到遥远的白银花村，跟随乌兰牧骑的演出只不过是叙事的线
索，这段时间孩子们所经历的人与事，那些奇异的现象，从未见过的动植物，那些
让他们难忘的亲情、友谊，以及那些有惊无险的生活插曲，特别是在浓烈的民间
文化氛围中他们对自然、历史、生命等等的认识、体验和感悟才是作品的重点，也
是作品独特的精神内核。我以为这样的作品对引领孩子们的阅读是有意义的，
不能一味地强调儿童小说的故事性，更不能将离奇、惊险作为儿童文学不能或缺
的叙事元素；而应该让孩子们体会到文学从容平和的一面，这不仅仅是个文学问
题，更是我们对生活的理解，是一种生活态度。生活不全是由大风大浪组成的，
它更多的是和风细雨，是日落月升，用作品中桑布的话说：“真实的生活一切都是
安静的，风亲切地抚摸每一根草……云彩从天空飘过，陪伴河流的波浪。大地
上，马群在奔跑，马群在休息，马群在吃草……我们走进生活里，就像走进前面这
条河，虽然它只有膝盖那么深……”生活的本质与形态其实就是这样，它是散文
的。从这个角度说，阅读《乌兰牧骑的孩子》这样的作品，是对孩子们的阅读教
育、文学教育，也是一种生命教育与生活教育。

可以说，《乌兰牧骑的孩子》是一部美丽之书，鲍尔吉·原野是一位唯美主义
作家。这几年，我一直在关注成人文学作家们的儿童文学创作，如果他们的加盟
给儿童文学带来了什么新的元素的话，我以为重视文学性是其中比较重要的一
点，而最能体现这一点的就是语言。在我看来，儿童阅读不是一种平行阅读，而
是一种提升性的阅读，是成长性阅读、启蒙性阅读，因而也是有难度的阅读。从
审美上说，我们应该给孩子们美的语言，让他们从阅读的一开始就知道语言的美
好。阅读文学书籍，不仅要从中找故事，获得经验，还要体会这些故事与经验是
怎么表达、如何呈现的。同样的故事，可能是以平淡的语言甚至是不好的语言讲
述出来的，而我们要读的是那些用优美的语言讲述出来的。要让孩子从小养成
高雅纯正的审美趣味，只有这样，我们的语言审美素养才会提高，才会有美的语
言创造。

《乌兰牧骑的孩子》是一部美丽的书，也是一本用美的语言写成的书，更是一
本需要慢慢读才能读出美、读出味道的书。它显然吸取了蒙古语的审美元素，体
现了一种如诗、如歌、如画的唯美风格。全书就像是一部音乐作品，抒情、柔美、
温情、祥和。想象、夸张、比喻、通感、排比，多种修辞手法，以及民间传说、民歌和
诗歌意象如珍珠一样镶嵌在作品中，琳琅满目，俯拾即是。书中不乏许多可以
独立成篇的华彩篇章，如孩子们初到白银花村夜晚看星星，第一次见到如潮般
的马群，林间松鸡的舞蹈等等都如同散文诗一样。作品中这样描写波斯菊：

“波斯菊摇晃着，它的花朵甚至会低到地面上，空气中有手抓不到的透明的风。”
作品中还这样描写猎人萨白的狗：“黄狗苏勒跟在他们后面，好像忘记了它是一
只狗，变成了儿童。”书中也这样描写村长仁钦的歌声：“他的歌声像一条河流，曲
曲弯弯，像天上的云彩，层层叠叠。”至于那些值得反复推敲琢磨，让人回味再三
的字句就不胜枚举了。千万不能因为儿童文学是写给儿童看的就降低了审美的
高度，更不能因此而在语言上有一丝的马虎。认为儿童文学在审美和语言上的
降维实际上是一个巨大的误会。在儿童学家与人类学家看来，孩子们是天生的
艺术家，用作品中人物宁布的话说：“孩子们都是幻想家。”关键在于我们的语言
能不能把孩子心中的世界表现出来，把他们无法用语言表达的审美幻想用我们
的语言表达出来。

鲍尔吉·原野谈到《乌兰牧骑的孩子》的创作时说道：“在我心里，草原、蒙古、
童年、母语、大自然、乌兰牧骑是同义词，词义共同指向辽阔、诚实、纯朴、信仰、美
好。”他以诗意的描写、可爱的人物与醇厚的韵味诠释了这些词的词义。

（作者系江苏省作家协会副主席）

《乌兰牧骑的孩子》是作家鲍尔吉·原野的
首部儿童文学作品，国际儿童读物联盟主席张
明舟评价说：“祖国是个百花园，讲好中国故事，
需要讲好960万平方公里每一块土地、每一个族
群和每一个时代的故事。《乌兰牧骑的孩子》，是
蒙古族作家心灵深处生出的最纯真也最璀璨的
花朵，他用一颗童心把最炽热的爱绽放在草原
深处最美丽的风景和最动人的故事里。故事的
芬芳扑面而来，捉魂摄魄，只要打开就再也放它
不下。”

这部书何以取得如此高的赞誉？我读后，
感觉《乌兰牧骑的孩子》就是鲍尔吉·原野的一
首长诗，立意高远、意境唯美、语言清澈，忽而展
开一马平川的视界，让人领略什么叫开阔与坦
荡；忽而如放大镜细观，看得清小虫的纤足、小
草的汗毛。无一例外的，是他的语言让人流连
不已，如草尖上的露珠，自然却不芜杂，浓稠却
不俗艳，芳菲却不甜腻，有玉的温润和时光的包
浆；如骤雨过后的青青草色，如渗入草原中的雨
滴，恰恰是这样的轻与小，产生了震撼人心的深
远力量。原野具有向上的锐气、向下的平和，有
在茫茫草原中独行的胆识，也有在滚滚红尘中
自持的气魄——不管是否身处真实的草原，如
同一匹饱经沧桑的骏马，随身带着自己的远
方。那些水草丰美的文字，是他献给童年、草原
和大地无尽的情诗。《乌兰牧骑的孩子》以音乐
的节奏、油画的色彩、史诗的气魄，不仅赞颂了

“乌兰牧骑”精神，更是对当地民族风俗、风情、
风尚的深情礼赞，同时，也寄托着作者对草原新
一代寄予的无限厚望。

这部书以宏大的“乌兰牧骑”题材作为文本
铺陈的广阔背景，首次将视角转向生活在草原
上的孩子们，这不仅是作家对自身写作领域和
体裁的挑战，更是他对如何更好地传承“乌兰牧
骑”精神、如何有效地观照少数民族的人文情
怀、如何贯通汉语与蒙古语之间的路径等问题
所做出的全新的探索与实践。书中铁木耳、海
兰花等年龄相仿的5个孩子，跟随身为“乌兰牧
骑”队员的父母深入白银花草原演出，作者以他
们的视角还原了曾经生活在草原上的孩子天
真、浪漫的本性以及对成长和远方的渴望。鲍
尔吉·原野像一匹追风的骏马，以伶俐与凌厉之

姿完成了对草原的又一次回望；像一棵茕立的
树，以智慧和深爱拓延了对大地及草原边界的
再次认知。他蹲下身来，化身为孩子中的一员，
细致而耐心地讲述孩子们在沙漠、草原各种历
险与偶遇，还有他们和白银花草原叶喜、萨白、
花兰奶奶、万纳（虽然它是喜鹊）等新朋友的交
往，展示了草原之美、民族之美和童心之美，也
抒发了作为蒙古族作家从内心深处对草原与人
民的无限热爱。正如他在本书后记中的标题所
写的那样：“这里的风像温柔的手摸你的脸并擦
去你的眼泪”。在我眼中，鲍尔吉·原野已经与
草原融为一体：草原是他生命的牧场，时刻滋润
他心田的流泉。

《乌兰牧骑的孩子》不仅是鲍尔吉·原野在
题材上的自我突破，更是作者对文学语言书写
的坚守、传承所做出的巨大贡献。记得鲁迅文
学奖给予他的颁奖词为：“具有轻盈的速度和力
量”，真是恰如其分。鲍尔吉·原野说：“不懂一
个民族的语言就不能进入这个民族的内心。”他
在汉语、蒙古语之间自由地游走，在“跳入”与

“跳出”间完成了对两种语言书写的传承与赞
美。他把对两种民族与文化精髓的理解，用极
其个人化的记忆、审美方式推而广之，引更多草
原之外的力量“深入”草原，让更多草原的故事
八方传诵。如此向内的开掘、向外的拓展，只有
像他这样具备清澈记忆、温暖情怀的人才能完
成。时代选择了他，他反哺了时代——显示出
铸牢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责任和担当。

鲍尔吉·原野长期写散文、小说等成人文
学作品，这是他第一次凝神静气地注目于孩子
们的世界。他如一位“大内高手”，在成人与儿
童之间、历史与现实之间自如穿梭，以风趣、幽
默、干净、醇美的语言，为读者还原了一个充满
童真与稚趣的童年世界。他为草原上的孩子们
留住了关于童年与过往、历史与人文、传统与现
代的难忘记忆。正如儿童文学作家陆梅所说：

“鲍尔吉·原野的文字有股一本正经的幽默和草
原儿女的荡气回肠，换个词就是天真气和英雄
气，那是一个人至高的德行和品性，所以他的文
字特别适合给孩子看。故事里镶满了童话的金
边，在这里，童话不是神话，而是山河众生”。

（作者系辽宁文学院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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